
C72014.12.25 星期四 天天副刊·连载
编辑 董佳理 E-mail：djl@pdsxww.com 校对 王尊

传 记 连 载 穿布鞋的马云
（16） ■文/王利芬 李 翔

小 说 连 载 别对我撒谎
（6） ■文/莉安·莫里亚提

整顿欺诈行为
2011年2月，阿里巴巴2326家“中国

供应商”涉嫌欺诈，严重败坏了阿里巴巴
的声誉。作为全球买卖双方的B2B商务
平台，阿里巴巴实行的是会员制，每年绝
大部分的收入来自会员年费。

阿里巴巴的会员分为三种模式：“中
国供应商”是指为国内的中小企业拓展
海外的市场服务；“中国诚信通”为国内
中小企业拓展国内的市场服务；“国际金
牌供应商”是为国外供应商提供的服
务。2011年爆出的问题全部来自“中国
供应商”。

2008年11月，阿里巴巴在“中国供应
商”的体系下推出名为“出口通”的产品，
产品刚推出来的价格为1.98万元。这款
业务提成相当高，提成额度是最高销售
额的 25%，相当于销售员一单能拿到
4950元。当时阿里巴巴的销售员底薪仅
800-1000元，也就是说如果签不到单的
话，销售员的生活境遇就会比较惨淡。
这样一来，就导致一些员工为了获取私
利，在明知对方是骗子的情况下与其签
约，最后就会出现客户通过阿里巴巴的
平台购买商品付款后，商家就消失不见
的状况。

这种欺诈案例一般都表现为：当客
户急需一批产品的时候，他会在阿里巴
巴需求供应商，当客户跟公司的负责人
取得联系之后，公司会要求客户提供1万
元的押金，而这笔押金支付后，客户会发
现这家公司“消失”了，再也联系不上了，
这些公司中包括“中国供应商”。

因为这些骗子公司都会拥有一个
“中国供应商”的认证，所以买家愿意去
相信进而付款。案件的发生，如果没有

内部人员的联合，公司是无法取得认证
资格的。随着受害者的呼声越来越高，
马云在2011年1月开启一项独立调查，结
果令马云大感震惊。结果显示，那些诈
骗的卖家花钱买到“中国供应商”的会员
资格，用假的生意执照，骗过AV认证；然
后用低价诱惑海外的买家下单、付款，这
一切都被销售人员默许，甚至有些销售
员还会协助骗子公司加入这个平台。

针对这次爆出的欺诈案件，阿里巴
巴内部，CEO卫哲及COO李旭晖辞职；
100多位涉嫌欺诈的主管和销售人员被
辞退；主动监控和清退存在的欺诈行为，
及经过阿里巴巴多方面的数据分析后证
实有欺诈倾向的付费会员。在经济上，
阿里巴巴拿出170万美元来赔付。

早在2009年下半年，阿里巴巴就建
立了“Fair Play Fund”（公平交易基金），
用以解决“出口通”与海外买家之间的欺
诈纠纷，这次被清退的欺诈卖家的会员
费余额都放入这个基金，然后根据交易
金额给予买家一定比例的赔付。同时，
阿里巴巴选择和国际认证机构“天祥集
团”合作，为了给中国供应商做最大限度
的认证，推出基于第三方的深度认证服
务，确保认证的可靠性。

除此之外，阿里巴巴还提高了其非
会员费收入在总收入中的占比。这其中
重要的一部分来自增值服务的增长，比
如“网销宝”“精准营销”“询盘管理”等。

这次阿里巴巴诚信问题爆发的时间
点刚好距“国际消费者权益日3·15”不
远，因此，当时这个话题就一时成了热
点。从媒体反映和公众舆论来看，阿里
巴巴的这次“铁腕”行动态度不错，“挽
救”措施效果良好。

明日关注：变化在变化之前

三个人的晚餐
因为苔丝母亲的突发奇

想，苔丝、威尔和费莉希蒂合办
了现在的广告公司。

威尔要做创意总监，这是
毫无疑问的！费莉希蒂可以做
艺术总监，这也不容置疑！苔
丝能做业务经理！本来苔丝担
心自己的社交恐惧症会影响自
己的工作效果，可奇怪的是，她
还算胜任这份工作。

苔丝扮演的角色决定她大
多时候都不在家庭办公室里，
这便给威尔与费莉希蒂制造了
大量的独处机会。若有人问起
她是否会因此而担忧，她一定
会大笑着回答：“威尔不过是把
费莉希蒂看作亲妹妹！”

苔丝回过神来，只觉得双
腿发软，于是走到桌子另一头
坐下。

这是周一的下午六点钟。
威尔走上楼，表示自己和

费莉希蒂有些话要对苔丝说。
苔丝把办公室内的咖啡杯都收
拾好才坐下。费莉希蒂没有搭
腔。她看上去有些奇怪，像是
因为咖啡杯的事感到羞愧，而
这时威尔开始了他的特别声
明：“苔丝，我真不知道该怎样
对你说，但我和费莉希蒂相爱
了。”“有意思。”苔丝把咖啡杯
聚拢到一起，“太好笑了。”不过
这看上去并不是个笑话。“这是
真的，对吗？”苔丝问，“你们俩
才是彼此的灵魂伴侣，对吗？”

威尔脸上的血管在狂跳，
而费莉希蒂只是低头扯着自己
的头发。

“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的？”苔丝问，“这种所谓的

‘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这不重要。”威尔急匆匆地回
答。“对我来说很重要！”苔丝
提升音量。“我不确定，大约是
六个月前吧？”费莉希蒂喃喃
地说。

“就是从你开始减肥起？”
苔丝问。“真有意思，她还胖着
的时候你从不会多看她一眼。”
苔丝对威尔说。刺耳的挖苦从
苔丝嘴里一跃而出。她有多久
没说过这么残忍的话了？十多
岁起就没有了吧。

“你为什么不自己和我
说？”苔丝直勾勾地看着威尔的
眼睛，坚定的目光仿佛能将远
走的人带回来。“我们不知道什
么才是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
点，”威尔继续说道，“但我们都
想让你知道真相。我们不能再
瞒着你了，所以……”他扬起下
巴，“像这样的谈话，永远不会
有什么对的时机。”“‘我们’？”
他们倒成了一对儿。他们早就
讨论过了，却没告诉她。当然
了，当然不会和她一起讨论。
毕竟他们“爱上的是彼此”，没
有她。

这是个玩笑。苔丝忍不住
想着这是个玩笑。

“我们不是故意让它发生
的。”威尔的目光中满是真诚，

“我们打算好好处理这事，想个
对我们都有利的解决方案。为
利亚姆着想，我们甚至想过不如
我们三个一块儿生活，这可不是
什么平常的分手。我们……是
一家人。”

苔丝听罢苦笑一声。他们
是不是疯了？他怎么敢！

苔丝挥起拳头重重地砸在
桌面上，震得桌子摇晃起来。
一切瞬间清晰了起来。苔丝面
前现在只有一条路，离开，立
刻，马上！

“利亚姆和我会去悉尼。”
苔丝说，“和我母亲一起。几分
钟前她打电话来说自己跌伤了
脚踝。她此刻正需要照顾。”

“噢，不！怎么会？她还好吗？”
费莉希蒂问。

苔丝忽略了她的问题。费
莉希蒂再不是有资格关怀苔丝
妈妈的侄女，她只是一个陌生
女人。

“我们今晚就走，住到她伤
势好些。”苔丝起身抚平上衣的
褶皱。“就这么定了。你们的公
司不再需要我了，去告诉客户，
我们出现了家庭危机。”苔丝把
手伸向费莉希蒂半满的咖啡
杯，勾着手指想要尽可能一次
把它们拿起来。可她很快改变
主意，又将杯子放下。在他俩
的注视下，苔丝小心翼翼地选
出两杯最满的咖啡，对准他们
愚蠢、真诚而抱歉的脸，将冷咖
啡泼了过去。

明日关注：瑞秋的伪装

我总以为，一个人再老，总
可以再活一年吧

然而有一天他还是死了，就
像土垛的院墙

风雨多了，总有一天会塌下来
没了
完了
——海桑《爷爷》
我没有爷爷的概念，老人家

走得早，是奶奶一手拉扯包括我
父亲在内的3个孩子长大成人。
生我那年父亲41岁，打我记事起
他就鬓角斑白，说是很小就有少
白头。记忆里的父亲回家第一
件事肯定是抱起我，任我揪他的
胡茬、拉他的头发、往他口袋里
摸糖、摸不到就打他。他只会
笑，打疼了就佯作生气。父亲也
打过我一次，16岁上高一那年，
因为厌学，他一脚把我踢出去大
概3米。

2014年 8月 12日7时，父亲
不在了。进门我扔下手里的包，
拉起他那还有点余温的瘦弱身
体紧紧搂在胸口，使劲摇使劲摇
拼命摇，没有哭，喊爸爸——您
起来——起来啊，别吓我——可
这一次，他真的是谁的话也不听
了——这可怜的倔老头，我爸
爸，与世长辞了。

我一直不能接受的，是看他
朴实、庄严、面无表情地躺在那
儿，安静地躺着，多么神圣不可
侵犯。我被赶开了，就这样仿佛
和他丝毫无关。世上有多少事
情竟然这样，在不明白的时候开
始了，在明白的时候已经结束
了。

这就是2014年，与父告别，
以及苦涩之后的久痛和深伤。

告 别 ，都 意 味 着 新 的 开
始——而且，我们都应该还向着
光茫。

相信那些逝去的，终将会成
为亲切的回忆，包括痛苦，当然，
也许这需要点时间。

12月初，收到同事友情相赠
的一本2015年台历。撕开包装，
出现一只悠闲啃草的大绵羊，很
奇怪，那一刻，我脑海里突然出
现了过去生命里两个曾经很亲
近的人，兄弟俩，一个属鸡一个
属羊，有一回边吃饭俩人边拌
嘴，一个说为什么不炖只鸡，一
个叫为什么不爆炒羊肉——很
温馨的画面，浓得化不开的亲情
在里边。眼前的这只羊，也让我
感觉像是冬天裹上了一件皮袄，
暖意融融，美滋滋地将台历提前
摆在了桌子上。没想到的是，之前
这么多年也从末曾想过，原来把

“未来”提前摆在眼前，竟是件特别
不对味儿的事。本来12月可以从
从容容一天天地过，就像饭一口口
地吃，书一页页地翻！这下好了，
12月在我眼里俨然变了个“篇儿”，
我恨不得一天翻过去，或者潜意识
里已经把它当成过去时。一颗原
以为淡定的心，猝不及防，乱了方
寸。

其实我也明白，乱我心者，
岂是台历。

2014年，有很多伤感的元素
在里面，所谓“白发捏不尽，根在
愁肠中”。这一年经历了一些事
情，很有挫折感，申请加入作协，

自认为条件满足可材料一交全
无下文；参加的职称考试，有一
门竟然奇葩到没涂答题卡。这
一年也不得不面对一些东西，参
加竞聘，听说得了第二，可惜是
倒数。如此惨败的经历扎堆，老
实说，我过去真是上帝宠坏的孩
子。这一年，受了很多批语和指
责，当然有些是我的错有些是别人
强加予我的。这一年，失去了很多
朋友，地域的隔离当然不能说不算
原因，但更多的是我意气用事自身
不想宽以待人。这一年，工作原地
踏步无长进，甚至连写篇文字也懒
得主动。这一年好多计划没有实
现。这一年，连远方的美景，对我
也毫无吸引力——

转身就是背影了，你进往事
了——

2014年，告别。
恳请父亲在天国里不要失

忆。
我也一直没有忘掉电影《心

花路放》里，最终让黄勃举起拳
头的那句台词“阴影也是我的一
部分”。

早，2015。

行走在这世间，或是一个微笑，或
是一把有力的扶持，或是一声亲切的询
问，总有一些人一些事让我们心头暖意
融融。而停留在我回忆深处的，是一句
清淡如云的话，轻轻地化解了一场难解
的尴尬。

那年我还年轻，在表姐开办的私
立幼儿园当代课老师，幼儿园的地理
位置比较好，办的规模比较大，所以
生源不错，但老师比较紧缺。我和另
外两个老师照看一个班30多个孩子，
常常感到力不从心、精疲力尽，但出
于那份责任心和对孩子的爱，我们几
个老师一直努力带给孩子更多的欢
乐。

这天，我还在睡梦中，便接到表姐
的电话，她着急地说：“今天早点儿去班
上吧，你们班的白老师昨天晚上摔骨折
了，别的班暂时找不来老师，辛苦你
了。”我一听头就懵了，没想到白老师遇
到这样的倒霉事，俗话说，“伤筋动骨一
百天”，这下她估计要请长假了，偏偏前
几天班上的李老师结婚请假了，天啊，
我一个人要面对30多个活蹦乱跳的小
家伙！怎么办呢？

我硬着头皮早早来到学校，收拾打
扫一遍教室，愁眉苦脸地坐着发愣。家
长们陆陆续续地把孩子送来了，我强打
起精神对每个孩子灿烂地笑着说：“早
上好哦。”这时，一个家长忽然问我：“王
老师，现在都快8点半了，怎么就你一
个人呢，别的老师呢？”我只好如实把原
因告诉她，谁知道，她一下子像炸开了
锅似的喊叫道：“有没有搞错啊！就你
一个人照顾孩子？你是有三头还是有
六臂啊！这么多孩子跑来跑去，万一我
孩子安全上出现问题，你能负责吗？我

们花钱是让孩子在这里吃好玩好，是让
你们照顾好的，就你一个老师咋能照顾
好孩子啊……”她一直咋咋呼呼地吆
喝，因为声音高，所以引来了别的家长
们的注意，他们都快速围过来，七嘴八
舌地附和着“对啊对啊，这学校是怎么
回事嘛，真是的！”“这老师一个人咋能
把孩子照顾好啊！”孩子们也都好奇地
仰着小脸看着我。

我看着面前一张张愤怒的不停翕
动的嘴唇，一副副皱着眉头的面孔，急
得差点哭了，脑子里一片空白，舌头像
是被牢牢地粘在嘴巴里，一动也动不
了。

就在这时，忽然一个家长拉着自己
的女儿挤进人群，站到我身边，指着我
扭头对她的女儿说：“宝贝，今天你的两
个老师都有事请假了，只有这位老师跟
你们一起玩，要照顾这么多小孩子，她
会很辛苦的，所以你要听话哦！”那个叫
小洁的小女孩扑闪着纯净的大眼睛，看
看周围的人又看看我，很懂事地说：“老
师辛苦了，我会听话的。”那位家长拉着
她轻快地走进教室，神奇的是，围观的
家长们忽然安静下来，然后一个个拉着
自己的孩子走进教室，再没有人唾沫横
飞地斥责我了。我仰起头，硬生生地把
快要夺眶而出的眼泪逼回去，迈开大步
走回教室。

从那以后，我仍然爱着可爱的孩子
们，爱着这个虽然累但幸福快乐的工
作，而那个懂事乖巧的孩子小洁，更是
让我忍不住对她多加照顾。我常常想，
那个早晨，如果没有小洁的家长用善良
的心为我解围，我会不会也慢慢变成一
个内心冷硬、动辄对孩子训斥责骂的老
师呢？

2014，告别 流淌在心底的暖
□质本洁来 □王晓静

百
姓
纪
事


